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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儿童中间的成尚荣

。

受访者供图

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著名
教育专家成尚荣和孩子们一起席
地而坐。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他
也自知，那一蹲一站于他是吃力
的，但在儿童“沸腾的审美情
绪”面前，他还是选择了跟儿童
一样的姿势与他们对话。

“他，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气
质，高大的身材，轩昂的气宇，
炯炯的目光，纹丝不乱的发型，
还有冬日里的围巾。”南京市琅琊
路小学校长戚韵东这番描述可谓
是成尚荣形象的“写真”。

“一席谈吐，能够点醒误入藕
花深处的教育者，让听过的老师
明白，教师是派到儿童世界去的
文化使者，教育的过程是充满道
德的，智慧是有道德的。一席谈
吐，能够点亮着急赶路的名师的
前行方向，让听过的名师知晓：
失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
心，便失去真人。做一个精神灿
烂的人，给每个儿童提供合适的
教育，是名师应有的追求。”清华
附小校长窦桂梅则道出了成尚荣
给予教师的精神启迪。

成尚荣自嘲地称自己是“迟
飞的鸟”，“退休后才安下心来，
真正地读一点儿书，写一点儿小
文章”。近年，这位老教育人不断
有新书问世：《成尚荣教育文丛》

《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 等。不
久前，他的教育随笔集 《年轻的
品格：教师的精神气象》 由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
成尚荣提出，教师的精神成长、
教师精神世界的丰盈与深刻，比
什么都重要。弘扬教育家精神，
要从培养年轻的品格开始。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两
侧的傅厚岗曾住过几位大家：徐
悲鸿、傅抱石、林散之⋯⋯家住
傅厚岗的成尚荣常在他们的故居
前驻足。只见故屋，如见故人，
在这些文化大家的故事里，他读
到视野、胸怀、智慧，也读到中
华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深厚品格。

成尚荣说，讲述故事需要一
只内容丰富的工具箱。作为资深
教育人，他的工具箱里有书籍、
艺术、课程和教 科 书 。 他 用 自
己教育岁月里的思考为我们讲
述他所理解的“教师成长”，以
及如何成为一名有精神气象的教
育者。

阅 读 时 ，
“我”在哪里？读
“书”，有书即可，
何必有“我”？

事情可没有这
么单纯。笔者一直
强调“激活阅读主
体”，强调“得鱼
而忘筌”（详见拙
作 《培养活泼泼的
阅读主体》），是
针对整个阅读过程
而言。具体到阅读
一本书的时候，确
有一个“我”在哪
里的问题。

阅读时“我”
在哪里，要从阅读
规 律 中 去 找 寻 答
案。

阅读的第一阶
段 应 是 忘 我 的 状
态，是书的信息被
吞入的过程。即彻
底打开自己，以忘
我的静观状态全神
倾注书中，读懂文
本，弄清本意，触
摸书的灵魂，感受
其魅力，以达成与
书的共鸣。此时，
读者与作者其实有
一种隐形合作——
阅读时，读者与书
的共鸣本质是读者
与作者息息相通，
不仅领会作者要表
达的精神，还会补
齐作品中的留白，
甚至还会拓展出作
者想不到的意境，
这本身是又一度创
作。此时，尽管状
态是忘我的，但“我”是存在的，只是在

“潜龙勿用”的状态。在阅读时，“我”的前
期知识和经验储备在起作用，“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根源在此。这也是
读懂文本的基础。对于阅读经典来说，这只
是阅读的初级阶段，尚属浅阅读。这一阶段
要完成基本的信息纳入。

第二阶段是在前期阅读的基础上细嚼慢
咽，其任务就是反刍咀嚼，属于深阅读。读
者对书的前后内容进行联系、比对，作纵深
分析，归纳总结，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玩味。
此时，“我”必须深度介入。这个阶段被很
多读者忽略，并没有展开，以为阅读已经结
束 了 ， 何 必 再 去 费 劲 琢 磨 。 这 一 阶 段 ，

“我”要对书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对
书里的诸多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神会作者
用心之处，到达会意之境，同时也是打开眼
界、自我开悟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时期，不识字的石勒却酷爱
史书，就让人读给他听，这也是一种阅读：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石勒听史书，
并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作出分析判断，
这对他判断时局、分析重大节点问题，是个
很好的训练和参照——这其实是一种深度阅
读的状态。作为一介文盲的羯族人，他能在
中国北方一度成势，应与此有关。

按说，这一阶段便是阅读一本书的终
结。而事实上，书的内容已经植入读者记
忆，这种记忆，包括阅读体验，会不断在
脑海中闪现，还会不时对接现实。“我”、
书与现实的融合发酵，酿成一种独特的营
养，被“我”吸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阅读还在以隐形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第三
阶段：生成精微，化而为“我”，是对书的
深度消化。

在这个过程中，阅读者逐渐摆脱对书的
有形内容的依赖，却又吸纳了书的灵魂，有
些信息或许忘却，精华部分却已成为“我”
的一部分：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神而忘其
形。再加上“我”对书的个性化体验、理
解，并结合现实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

“我”的自觉改造过程。在不知不觉间，
“我”已非读前之“我”，而是一个新的自
我。这要求阅读主体 （“我”） 须有可容之
胸怀，有强大消化和吸收能力，才能把书中
精华拿来化“我”。练武者练到一定程度，
会功夫上身，这就是个化我的过程，用的时
候不须考虑，自然施展。真正读透一书，必
有化我之功。

所谓“化我”，其实是阅读主体达到被
书高度激活的境界。毛泽东博览群书，对书
中事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我”说了算，对
历史人物和大事都作出自己的判断，他反复
批阅《二十四史》就是明证。拿破仑之所以
成为拿破仑，也因所览群书皆为“我”用，

“我”是书的主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读
书读到佳处，读者的思维或情感被高强度激
活。没有被激活是失败的阅读，或书不好，
或人不对劲。然而历史和现实中博览群书者
也有“不了了”者，对书的生吞活剥或被书
覆盖，则会成为孔乙己这类人。阅读的过程
是生成新问题、链接其他问题，并找寻答案
的过程，也是修正自我、观照万物的过程。

这三个阶段也可视为三个层次，三种状
态。高明的阅读者也可能同步进行，一举达
成。

读好书如同与高人交谈，常有醍醐灌
顶。“腹有诗书气自华”，书可化气；“读书
多了，容颜自然改变”（三毛语），读书可美
容；读书可启智增知；书可育人，书可安
心；读书可打开生命、拓宽心胸、开阔视野
⋯⋯读书之义博矣，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
的沉淀都是人的变化——使“我”更加丰
满，即阅读主体的系统性强大。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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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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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华

2007 年，大夏书系推出新的子
系列“教育讲演录”，其中两本书名
为《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和《过一种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其他讲演录，虽然书名上没有
“幸福”一词，但实际上也大都包含
有“何为幸福的教育”“教师以何幸
福”“教师如何达成职业幸福”等意
义旨趣，如张文质的《教育是慢的艺
术》、刘铁芳的《给教育一点形上的
关怀》、刘良华的《教师专业成长》、
钱理群的《我的教师梦》、吴康宁的

《转向教育的背后》、陈玉琨的《一流
学校的建设》、李镇西的《用心灵赢
得心灵》等。作为项目编辑，我也因
为这套书，得以从不同路径探索“教
师与幸福”这一课题。

2012 年 8 月，“上海书展”期间，
大夏书系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
一个就是在“书展”举办地上海展览
中心举行《大夏书系·十年经典》的
新书发布会。顾名思义，这套书是
从大夏书系创立十年来所出版的
420 多册图书中，基于专业影响、社
会美誉、市场认同等因素，精选出来
并加以修订的一套丛书，共计 14
本。其中，“教育讲演录”有 3 本，包

括朱永新老师的《过一种幸福完整
的教育生活》。那几天，朱老师的行
程安排刚好就在上海，于是我们邀
请他到发布会现场作主题演讲。

在去往会场的车上，我和朱老
师谈定了一个事情：《教师月刊》（大
夏书系创办的刊物）开设一个名为

“朱永新答”的专栏，由编辑部征集
或设计话题，请朱老师笔答，每月一
篇。刚开始，话题比较多样，后来逐
渐集中到“阅读”上。

不过，我们没有拘囿于“阅读”
本身，而是从呼应教师精神成长的
需求和专业结构的完善出发，拓开
一步，再抬高一点，关注写作、出版、
传播、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比如，
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话题向朱老师请
益：“如果请您来给中小学和幼儿园

的老师们编写一本普及性质的心理
学图书，从人类已有的心理学研究
和实践成果当中，您会抽取哪些思
想、理论、方法、工具？”朱老师通过
笔谈予以认真回应，就这一本“理想
中的书”的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大体
设想。

现在回过头去看，设计这个话
题，应该有着“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这一理念的暗示。从艺术
的角度说，“幸福”是一种情感状态；
就科学的角度讲，“幸福”呈现为一
种心理图式。两者交织之下，心理
学正是理解幸福、研究幸福，进而拥
获幸福、分享幸福的重要支架。朱
老师和他的团队提出“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实验总纲”，
除了来自对教育基本价值、核心规

律的深刻把握，也一定有着充分的
心理学考量。

朱老师本来就是做心理学研究
出身的，深知心理学之于教育教学
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后来因为
工作变化逐步转向教育学研究和新
教育实验的理论研究，但他一直关
注心理学科的最新进展。想必他在
笔 谈 之 后 ，便 即 刻 启 动 了 这 项 工
作。2022 年四五月间，朱老师的学
生何源博士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稿
已经完成。年底，由朱老师和何源
博士共同主编的《教师要懂的心理
学》如期出版。

先哲苏格拉底在“受审”的法庭
上说：“我向来都有精灵之声，无论
对任何小事，只要是不该做的，它都
会出而谏阻。”对苏格拉底来说，幸

福即“得到一个好的精灵”。这个
“精灵”，不会给他知识，也不会给他
行动指南，而是“谏阻”，是提示他什
么事“不准做”。

我想，这一册《教师要懂的心理
学》，亦为“幸福学”之书。它既介绍
了教师要懂的诸多心理学常识，同
时也给人警醒：作为教师，什么事不
要做，什么话要斟酌着说，所有的课
程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天理、地理、人
理去设计与实施⋯⋯就是在这样一
些具体的教育教学场景中，教师的
职业获得感和人生幸福感就像渡船
靠上了码头，锚定，扎根，四季有福。

何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没有“在这一行动本身中去
创造幸福”，就没有“幸福完整”。同
时，幸福作为心理学的关键命题，也
必须直面死亡、疾病、痛苦、侮辱、失
意、悔恨以及各种“坏情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教师
要懂的心理学》一书，视为“过一种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心理学描
述，视为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指南，
视为教师自我建设的心理学参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

心理学亦为“幸福学”
林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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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尚荣：年轻的品格
本报记者 王珺

读书周刊：您的 《儿童立
场》 一书去年作为中国教育
报读书会的共读书目，吸引
了全国众多教师共读。我注
意到，在 《年轻的品格：教
师的精神气象》 中，也设有
专 辑 讨 论 “ 儿 童 的 秩 序 ”。

“儿童”为什么成为您的重要
研究课题？

成 尚 荣 ： 我 一 直 认 为 ，
儿童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
母 题 ， 教 育 的一切研究都要
从儿童出发。在现实中，儿
童也的确在我的教育生活中
沸腾着。我喜欢美学之父鲍
姆嘉登谈及“审美情绪”时
用的“沸腾”这 个 词 ， 我 相
信 ， 在 沸 腾 的 审 美 生 活 中 ，
儿童才是鲜活的。

读书周刊：智慧的教师应
该拥有什么样的儿童观？

成 尚 荣 ： 智 慧 有 大 小 之
分。庄子在 《齐物论》 里说：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
炎炎，小言詹詹。”教师应该
是有大智慧的人。教师的大智
慧在于对儿童的研究，来自
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这是
因 为 ， 儿 童 是 教 育 的 主 语 ，
教师的智慧与使命，就是保
护 并 建 构 这 块 神 圣 的 根 据
地 ， 让 它 安 全 、 健 康 、 丰
富 、 充 实 ， 逐 步 强 大 起 来 ；
教师在保护与建构这块根据
地的同时也建构起自己的精
神 高 地 ， 生 长 起 自 己 的 智
慧。

读 书 周 刊 ： 在 《儿 童 立
场》 中，您写道：“小学教育
好比一个谜语，这是人生之
谜，解开谜就会拥有更美的人
生。”这句话的迷人之处不仅
在于修辞，更在于道出了教育
的真谛。

成尚荣：作为“派到儿童
世界去的文化使者”，我虽已
年至耄耋，却总觉得有一颗童
心在胸腔里活泼地跳跃，于是
我有了一颗灵魂。这颗成熟了
的童心和真正的灵魂是我在通
师二附的校园里获得的。对我
来说，那是我心灵的谷仓和深
藏的水井，那也是我教育之旅
的源泉。

儿童

读书周刊：在您最初走上讲台
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成尚荣：我六七岁的时候从出
生地吕四渔场来到了南通城里，在
濠河旁的三所母校——南通师范
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南通中学、南通
师范学校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中
师时光。我1962年中师毕业，一直
到暑假结束，才接到通知让我去南
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任教。我
感到自己被幸运之神眷顾了。走上
讲台的第一年，学校就安排我教六
年级毕业班。校长说，年轻没经验
没关系，学校相信你。

读书周刊：您跟李吉林老师是
同事？

成尚荣：是的。我参与了李吉
林老师“情境教育”的研究，1984
年调往省教育厅工作后，仍参与研
究，那是我的黄金时期。那六年的
研究让我重新认识、发现了教育。
我体会到，教育研究不在教育之
外，而在教育本身。一个好教师，

不仅要爱教育，还要研究教育，而
教育研究，不能离开教学，也不能
离开儿童。

读书周刊：在具体的研究工作
中，您有哪些体会和收获？

成尚荣：记得一次李老师对情
境教育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情
境教育只讲“情”不讲“理”吗？“情”与

“理”相悖吗？“情”与“理”如何融合？
她邀我去请教华东师大的杜殿坤教
授，上海师大的吴立岗教授，南通师
专的徐应佩、周涌泉等教授。多少
次的拜访，多少次的讨论，多少次的
梳理，已经记不清了。记得其中一
次是一个晚上，在南通的南公园宾
馆，杜教授作了讲解；一次是在无
锡，我们向吴教授追问个性发展问
题；一次是在校园里，徐应佩、周涌
泉二位教授侃侃而谈⋯⋯由此，以
研究的方式做教师，做学者型教师，

像一颗种子悄然播在我心中。
读书周刊：您的身份在成长的过

程中发生了转换，从小学教师到教育
科研工作者，您对教育专业如何理
解？如何看待专业身份与名师成长？

成尚荣：我对专业的理解，不
囿于学科，也不囿于课程，而要在
人的问题上，在文化问题上，在教
育改革、发展的一些大问题上进行
深度的阐释和建构，这样的专业是
大专业。由此，对教师的专业发
展，我曾提出“第一专业”的命题。
对教师专业发展如此，对教育科研
工作者也应有这样的理解与要求。

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
和不同的情境中，教师有不同的专
业身份及其解释，体现不同的意
义。只有厘清教师专业身份的结
构和内涵，才能较为完整、准确地
把握教师专业身份的含义和价值，
才能有效地推动教师专业身份的
建构。专业身份让名师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成长

读书周刊：您为自己的新书取
名为《年轻的品格：教师的精神气
象》，为什么强调“年轻”？“年轻的
品格”与教师精神有怎样的联系？

成尚荣：关于教师的青春话
题，是我这些年观察、思考、写作比
较多的。年轻，不止是人生中的一
个阶段，年轻本身意味着品格。年
轻的品格具有成长性，因而具有终
身性。青春是青年教师绕不开的、
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从
李吉林老师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
到，教师的青春年华和孩子在一
起，在教书育人中，“长大的儿童”
成了青春的另一种称号。当然，究
竟何为“年轻的品格”，有不少问题
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读书周刊：人总是害怕衰老
的，您有这样的恐惧吗？

成尚荣：我自然也怕老去，但还
比较坦然。平日走在大街上，我常
常不自觉地追赶年轻人的脚步，从
步幅到步频。这样做，也许是想再
做一回年轻人。不过，我总觉得自
己还没有老，即使脚步跟不上，心一
定要跟上，有青春的心态，才有青春
的书写，也许这就是年轻的品格。

读书周刊：确实，您的文字有
种青春的气象，而且富于诗意，自
成风格，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成尚荣：有人曾开玩笑说，这是
“成氏风格”。在我看来，风格是人

的影子，其意是人的个性使然，其意
还在风格任人去评说。我也不知道
自己的写作风格究竟是什么，只知
道那些文字是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
的，大概真实、自然与诗意，就是我
的风格。不管风格不风格，有一点
我是认同的，那就是相信黑格尔对
美的定义：美是用感性表达理念和
理性。黑格尔的话与中国文化传统
中的“感悟”，以及宗白华在《美学散
步》中提及的“直觉把握”相通。所
以，我认为写作首先是打开感性之
眼，运用自己的直觉把握。我自觉
而又不自觉地坚持了这一点。每次
写作，总觉得自己的心灵又敞开了
一次，又自由呼吸了一次，似乎是沿
着斜坡向上起飞。心灵的自由才是
最佳的写作状态，也是最适宜的写
作风格。

读书周刊：关于教育写作，您
提出：不必把教育写作看得过于神
圣，但心里一定要有“神光”；不必
把教育写作看得过于神秘，不妨从
有感而发开始；不必把教育写作看
得过于专业，不妨把视野放开；不
必把理论看得过重，但一定要用感
性去表达理性。您这“四个不必
论”挺有意思。

成尚荣：写作当然是崇高的、

神圣的。但是，写作，包括教育写
作，别过于强调崇高感、神圣感，而
一定要倡导生活感，要有梦想。读
师范时，我曾对要好的同学说：“以
后我一定要有篇文章登在《新华日
报》上。”也许那是我教育写作梦的
开启。有没有这样的梦很不一样，
至今我还常常提起它，因为它已长
在我的心里了。

师范毕业，等待分配工作的那
段时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文学类的
刊物，像着了魔似的。边看边想，
我 能 不 能 也 写 个 电 影 文 学 作 品
呢？如果能拍成电影更好。这也
是一个梦，可至今都没有实现，不
过梦已写在我的教育生涯里。我
想，自己的教育人生不就是个美好
的电影脚本吗？我们不正是在讲
述自己如电影一样的教育故事吗？

读书周刊：您写作的灵感来自
哪里？

成尚荣：当了小学教师，我曾
写过 《柿子下的故事》，写的是校
园里两棵柿子树结满了红红的柿
子，成熟了，分给全校的同学，一
人一只。故事登在儿童刊物上。现
在想来，教育写作恐怕不能离开校
园，更不能离开儿童。教育写作的
源泉是丰富的校园生活，儿童则是
灵魂的天使。我们得主动邀请灵
感，教育写作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安
顿在校园里。

青春

成尚荣，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原国家督学，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
委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
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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